
三次突围

□郑卫标

记得在日本投降后，珠江纵队第一支队转移到东江，原地仅留下连排骨干 30 多人。不

久，上级再从东江调回一小部分武装骨干分子，与原来留守的加起来也只有 60 多人。当时，

我们的斗志十分旺盛，任务也十分明确。上级要求我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保存实力，坚

守阵地，以政治斗争为主，辅以武装斗争，锄杀奸霸，使敌人的政权无法在山区建立，等待

时机，歼灭敌人。这段时间，我和其他战友组成的武工队，先后遭遇过敌人的 3 次包围，由

于武工队员的坚定性和警觉性，以及群众的冒险掩护，都一一化险为夷，基本保存了实力。

第一次突围。我从东江回来不久，被派到永丰地区武工队工作。有一次，我和另外 3
位战士编成一组前往外沙村执行任务。任务完成后，就在当地做饭，下午 6 时左右，饭还没

有吃完，就被下栅的国民党驻军包围了。我们在这紧急关头，决定分两路突围，领队黄顺英

和“甩须仔”（绰号）向永丰方向突围。这 2 人刚过公路，就被敌人发现了，在敌人的一阵

乱枪扫射下壮烈牺牲。我和卓××（忘记名字）则向淇澳岛方向突围，利用熟悉的隐蔽通道

越过敌人的封锁线，进入沙滩上的蓢林里躲藏。后来，敌人沿着我们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跟

踪而来，但是敌人不敢贸然下水进入蓢林搜索，只在岸上向蓢林胡乱地开枪扫射。一阵疏一

阵密的子弹呼呼声，一直到半夜 11 点钟才停息。看样子敌人真的撤退了，我们才拖着泡水

多时的身躯和疲乏的双脚，慢步走向长沙埔山上，还在山上熬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走进石门

村的被山区人称为游击队的母亲——贺婶的家，贺婶给我们吃了她家里的剩饭，并告诉我们

在九堡一带还有敌军驻守。于是，我们又转回山里，几经波折回到了永丰驻地。

第二次突围。国民党中山县的地方势力一心要消灭中山的革命武装，不时派出大批军警

向五桂山区进行“清乡”“扫荡”。中共中山特派室要求我们所有武装人员分散隐蔽，积蓄力

量，等待时机。领导安排我带领战士李洪到东桠村隐蔽一段时间。半个月过后的一个早上，

敌人根据密报，由国民党地方军头目谭钟善率领 60 多人，在东桠村后山大树林中搜捕到我

们，我们与敌人周旋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安全脱险回到长江西陂村。但是，由于在敌人的封锁

下，我们无法联系上组织，只好留在山上“自力更生”，白天在山里砍柴，再伺机给村里的

群众通话，请他们帮忙把柴草挑到附近的市场卖掉，换点食物回来充饥。我们在山上再坚持

了 1 个多月，直到组织通知我们 2 人归队。

第三次突围。由于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，国民党中山保警头目吴康楠、谢文泉等，加紧

进入山区“围剿”我武装力量。

有一天，国民党保警中队长谢湛强率领全队人马进入长江一带“清乡”“扫荡”，当天晚

上驻扎在长江崧埔村。而林辉和我、李雄、梁辉、林照满、官河等 6 人就在敌人驻地的出口

处九曲林村立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被谢湛强这队人马包围在村内。群众急来报信，情况十

分危急。我们来不及研究突围方法就和敌人交火，林辉带着梁辉、林照满和官河向西陂村方

向安全突围了；李雄来不及随队突围，单独进入了后山大树林隐蔽。我独自一人向虎尾山方

向突围，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，登上了虎尾山。我在山上呆了大约大半个钟，看见 6 个放牛

童牵着牛从入山虎（地名）进入我正在躲藏的山窝里。我便向其中一个放牛童了解村里敌情。

不久，敌人也登上了虎尾山，发现了这帮放牛童，就喝令放牛童全部上山来。机警的放牛童

小声地问我怎么办？我叫他们靠近我，利用他们的身体挡住敌人的视线，我一个闪身跳进了

掩体隐蔽着，叫他们快点上山顶去。当这班放牛童到达山顶时，狡猾的谢湛强一一点着人数，

咆哮地说：“为什么少了一个，是不是你们放走了游击队？快说！要不都把你们抓起来”。这

时，放牛童紧张起来，谢湛强下令搜山窝。我担心放牛童的安危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拔出驳壳

手枪，对准谢湛强放了一枪，正好打中了谢的右手。趁敌人突然失去指挥乱了阵脚的一刹那，

我迅速地向入山虎的出口处冲去，敌人的子弹在我的背后狂呼，但是我已进入入山虎山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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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料，又遇上五六个把守在山坡那一边的敌兵。那时，迫使我再举起手枪点射他们几枪，这

几个胆小鬼急忙逃命。我冲破封锁之后，越过公路，跑过了一条山溪，翻过了一条大基壆，

利用基壆作掩体，马上往驳壳枪上足了子弹，再向追来的敌人进行射击。敌人再不敢追上前，

我便迅速上了高山，急步进入了福获村。第二天，村里的群众关心地问我：“为什么那么多

国民党兵包围你们都能成功突围？”我回答群众：“国民党兵都是胆小鬼，一反击就怕死，

说来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在解放战争期间，国民党驻中山的地方势力接二连三地向我五桂山区进行“清乡”“扫

荡”，历时一年多时间，但我们在山区群众掩护下，化险为夷，使国民党的“清乡”“扫荡”

都以扑空和失败告终。而我们却保存实力，并逐渐地发展了革命力量，终于从小到大、从少

到多、从弱到强。在中山解放前夕，我们武工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

立团，我被任命为第三营第九连连长，随队参加解放中山的战斗。

（节选自《中山党史》总第 7 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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